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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诞生地所在的 “树德里” 坐
落在上海望志路 （今兴业路 ） 西侧 ，
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 属当时法租
界管辖的西门区。 法租界对革命党人
和政治组织而言如同一座 “安全岛”：
一是巡捕房任何拘捕行动须获得法国
总领事许可才能执行， 且批捕程序繁
琐 ； 二是法租界警务处的警力有限 ，
尤其是对西门区这样的新区控制力不
足。 西门区人口流动频繁， 里弄建筑
内部的四通八达， 易于长期隐蔽潜伏。

法租界扩张在上海建起新街区

20世纪的最初二十年， 对上海而
言，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大时代。 一方
面， 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 不断利用
国内政治危机， 一次次扩张租界， 破
坏中国主权； 另一方面， 在政治与资
本的共同作用下， 上海的城市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 一个个新街区不断涌
现， 现代上海的城市骨架就此奠定。

法国人是租界扩张的最后一个受
益者。 1914年， 他们利用袁世凯镇压
革命党之机， 以 “法租界不得用作反
抗袁世凯政权的根据地” 和 “不得成
为革命党人的隐藏地” 等两条空洞许
诺， 轻易换得北洋政府对上海法租界
第三次扩界的许可。 这桩 “一本万利”
的交易， 不仅使法租界获得了六倍于
前的土地， 同时也使上海县城以西的
大片土地， 脱离中国当局管辖， 进入
了法租界公董局的管理范围。

扩界完成以后， 公董局大兴土木，
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筑路计划， 构成了
一个新街区的框架 。 这个新街区即
“西门区”， 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
此区域内。 吕班路是区内最早建成的
一条马路。 另一条重要的南北向道路
是贝勒路， 中共诞生地所在的 “树德
里” 就坐落在这条马路西侧。 与中共
诞生紧密相关的另一条道路是望志路。

与道路修筑一同推进的是拆除老
旧建筑、 整理土地、 铺设下水管道以
及安装照明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 随
着这些工程的相继完成， 资本开始涌
入这一地区。 尤其是江浙移民在1910
年代后期的大量涌入， 使得这一地区
的房地产业开始兴起， 一幢幢中式里

弄建筑开始出现在这一街区， 计有福
寿里、 勤余坊、 明德里、 树德里等。

中共 “一大” 会址所在的 “树德
里” 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 业主为
一名李姓妇人。 法租界历史上， 一共
出现过四处 “树德里”， 中共诞生地所
在的树德里又常常被称作 “贝勒路树
德里” 或 “望志路树德里”。 这幢建筑
有2排， 共9幢楼房， 坐北朝南， 砖木
结构， 风格属于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式
样。 第一排5幢楼房沿着望志路而建，
房屋落成不久， 沿街的106号、 108号
（今兴业路的76号、 78号） 两所房屋被
李汉俊兄弟租下， 1921年中共 “一大”
就在106号内召开。

租界成为清末革命党人“安全岛”

尽管在第三次扩界后的五年内 ，
西门区的建设开发已取得了很高成就，
但尚不能将此时的西门区与后来人们
心目中繁华、 发达的法租界相提并论。
1920年时， 望志路北侧已有一些建筑
建成， 但南侧还是一片菜地， 沿马路
西边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
场。 多年之后， 随着南侧的开发与建
设， 整个望志路的面貌发生变化， 以
至于前来辨认 “一大” 会址的杨淑慧，
久久不能确定 “树德里” 的所在。

1853年爆发的 “小刀会 ” 运动 ，
不仅为外国租界的扩张提供了第一次
机遇， 也为租界当局设置独立于中国
政府的警务和司法机构找到了借口 。
此后 ， 伴随中国国力的一步步衰颓 ，
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 上海的中国当
局对租界的警察和司法管辖权早已名
存实亡。 不仅华界的巡捕、 警察无法
进入租界办案， 就连设在租界内的会
审公廨。 也被租界当局控制， 租界由
此变成了特殊的 “国中之国”。

对革命党人和政治组织而言， 租
界就如同一座 “安全岛”。 无论在晚清
还是北洋时期， 他们都会把这里作为
首选的革命基地， 开展思想启蒙、 政
治宣传， 甚至策划武力对抗等活动。

职业革命家纷纷落脚西门区

民国建立后， 军阀当道， 政治氛
围变得更加压抑。 “五四” 前后， 军

阀势力控制下的北京， 已呈现出政治
高压的态势。 相对而言， 殖民者控制
下的上海租界， 有很多缝隙可以利用。
政治生态不断恶化， 大批北方知识分
子纷纷南下， 使得上海成为宣传共产
主义等种种新思想、 新理论的中心。

比起英美公共租界， 上海法租界
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更大 。
法租界巡捕房由于受法国总领事领导，
因此任何拘捕行动必须首先获得后者
的许可才能执行， 法国领事经常要坚
持自己的价值理念， 不肯轻易对中国
当局的要求做出回应。 而公共租界巡
捕房更趋于为了金钱利益答应捕人或
放人。

法租界能够赢得知识分子和革命
者青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 法租
界警务处的警力有限 ， 对租界社会 ，
尤其是对新区的控制力不足。

作为一个新兴社区， 西门区附近
地区， 对当时上海的一些特定群体和
社会阶层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这些群
体既包括同乡会、 学术文化组织， 当
然也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各种
政治团体 ， 如 “中国各界联合会总
会”、 “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 等。

相较于其他群体， 职业革命家可
能更看重这一地区特殊的空间结构和
居民构成。 从法租界的空间布局来看，
西门区以东是以公馆马路为代表的法
租界旧区， 商业繁盛， 人口稠密， 同
时也是上海帮会势力的盘踞之地。 而
西面则是正在兴起的西式高级住宅区，
环境优雅。 北面紧邻霞飞路， 南面则
靠近上海著名的棚户区和法租界工业
区。 因此， 西门区就成了法租界贯通
新旧、 联系中西的要冲地带。

在西门区内， 中式石库门建筑占
据着主导地位。 石库门的前弄是大门，
后弄是后门 ， 前后相通 。 在空间上 ，
通过支弄、 总弄和街道相连接。 此外
石库门的布局和形态又极为相似， 因
此陌生人一旦进入其中往往摸不清方
向。 有研究显示， “一大” 期间闯入
会场的陌生人可能就是法租界密探程
子卿。 而他突然闯入的原因， 很可能
就是因为对树德里内部结构不了解而
错入所致。

由于租金低廉， 西门区一带的石
库门常常成为外来者来到上海后的首
选落脚点。 居住在这里的人， 三教九
流， 无所不包。 里弄建筑内部的四通
八达， 有助于预警和逃脱， 而区内居
民成分的复杂， 又易于长期隐蔽潜伏，
所以职业革命家常常将秘密据点设在
西门区的石库门之内。

国共两党都曾在永吉里活动

由于规模有限， 树德里还无法完
全展现此类建筑在开展革命活动方面
的种种优越性， 仅仅一街之隔的 “永
吉里” 则可以完全体现出这种优势。

永吉里坐落于树德里西侧， 望志
路将其一分为二， 形成了北永吉里和
南永吉里的格局。 永吉里始建于1922
年 （现已拆除改建为高层公寓）， 共有
石库门住宅80余幢。 该里占地面积庞
大， 区内建有相互连接的支弄9条， 这
些支弄又分别与外部的望志路、 马浪
路和萨坡赛路相连。 得益于此， 国民
党、 共产党都曾在这里活动。

1924年5月中旬， 国民党江苏临时
省党部在松江成立 。 由于交通不便 ，
后迁入永吉里34号。 次年8月23日省党
部在永吉里正式成立， 并将永吉里41
号租下， 作为各部办公室及宿舍。 包
括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内的
柳亚子、 朱季恂、 侯绍裘和黄竞西等
都曾在此处工作生活 。 “五卅运动 ”
爆发后，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 决
定在5月30日动员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
进行示威游行， 总指挥部就设在永吉
里34号国民党省党部内。

由于常有革命分子居住在此， 永
吉里常常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 。
1926年10月， 法租界大批巡捕突袭永
吉里34号， 搜查共产党机关。 由于及
时撤离， 巡捕并未捕获共产党员。 但
有时革命党人也未能成功逃脱， 1927
年2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 一批
密探突然闯入永吉里86号， 陈富文等
六名革命学生被当场拘捕。

由于永吉里的种种优势， 即使是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中共仍在这
里设置秘密据点。

摘自 《文汇报》

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无疑是中国近代
历史的一个转折性事
件， 不仅彻底改变了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
的发展轨迹， 也对当
下的中国政治和国际
格局产生着持续影
响。 从1921年7月中
共一大召开， 到即将
在10月举行的中共十
九大， 其间发生了许
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知来时路， 可以更好
的走向未来， 本期我
们共同寻访中共诞生
地所在的 “树德里”，
了解这里所发生的历
史故事。

中共一大为何在“树德里”召开
上海石库门

中共 “一大” 会址纪念馆

中共诞生地所在的 “树德里”


